Cambridge Platonists 劍橋柏拉圖派 十七世紀初葉，很多更正教神學都與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 亞里斯多德主義}）的哲學有密切的關係。清教徒強調一種合乎理性的信仰，和可以實踐出來的神學；而英國國教則鍾情於教父的研究，不滿神學體系的乾澀不毛，劍橋一班學者便起來，重新按柏拉圖（Platonic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的模式解釋神學，他們重視信徒之神化（Deifica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346,Name=Deification}）過程。
　　劍橋柏拉圖派雖然珍視教會先賢的智慧，但他們努力尋找在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傳統之外的真正基督教。他們對柏拉圖、普羅提諾（Plotinus, 205～70，新柏拉圖主義的領袖），及像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那系列的教父，均有專精的研究，使他們對理性的角色有新的觀點和樂觀的精神。「我們的理性不會被宗教攪混，反而是被它甦醒，並受它刺激、使用、引導和改良」（Benjamin Whichcote, 1609～83）。域治閣（B. Whichcote）、亨利．摩耳（Henry More, 1614～87）、古和夫（Ralph Cudworth, 1617～88）和約翰．斯密特（John Smith, 1618～52），均是此運動的領袖，他們拒絕英國國教的改革宗神學。有一段時期，他們被人定為蘇西尼主義者（Socinianists），因為他們批評更正教的神學，主張寬容（Tol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67,Name=Toleration}），要求持守基本要義，並強調不能分割真理與聖潔。我們若持平來看，他們並不如某些人所說的主張神學衰減論，只是覺得必須把信仰建立在更適切的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，使基督教信仰核心既能避免為極端的熱心所害，又能逃開像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, 1588～1679）一類惟物思想家的誤導。他們並不是漫無標準地把理性與啟示硬拉在一起，亨利．摩耳早期十分佩服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，後來發覺笛卡兒與基督教信仰存在某種內在的矛盾，終於在1671年完全棄絕笛卡兒的思想。
　　像古和夫著的《宇宙真正的理性系統》（The True l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, 1678），他們都想針對決定論（Determ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56,Name=Determinism}）及惟物論（Mater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75,Name=Materialism}），建立一套從屬靈的角度來解釋實體的理論。然而因為他們的思想太複雜了，未能在這領域內發揮最大的影響力；但他們對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的解釋倒十分出色，使後人能本於他們的思想，把基督看成是埋在人心內的真理的種子，亦使人能活得像基督。他們對屬靈和理性均以精闢的語句作解釋，語句容易明白及記憶，但其背後的理論卻十分深奧。
　　他們對人靈魂的真實存在，有很獨到的看法，可惜對罪的真實性，不如更正教神學的重視。他們的貢獻，是在清教徒貶低人類天然的理性及美德的價值中，為我們提供另一個選擇。域治閣與德利（Anthony Tuckney, 1599～1670）之間的通信，最能表明柏拉圖派與清教徒之間的差異。他們在學術上和宗教上的地位，對這一派思想的傳播十分有利，他們為1660年後英國重整信仰，提供了重要的基礎，使英國神學具有更慷慨和容忍的精神。
　　很可惜，後期的跟隨者就缺乏早期的深度和學養，弄出十分容易陷入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的寬容主義（Latitudin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06,Name=Latitudinarianism}）；但他們仍然重視啟示與理性合作的關係。他們重視神的愛和理性活動，為在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影響下的教會，提供另一條出路；他們對道德反省工夫的貢獻，是不容抹煞的。此外，他們又因本身的訓練，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哲學和科學最新的發展，這些都不是一般神學家能勝任的。可惜這一派學者的寫作方式太深奧，近代讀者不容易吸收。無論如何，他們均代表英國神學界一種較高層次的傳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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